	数学与他的生命同在——南开信息学院教授沈琴婉追忆陈省身

	   １２月４日晚６点多钟，一辆面包车停在陈省身灵堂的门口，车上下来一个面色苍白的老人，在两个年轻人的帮助下，她把一个花圈送到了陈省身先生的灵前，“这个花圈一定要放到前面，离陈先生近一点，这是他的一个交往了７０多年的老朋友送的！”她向工作人员要求到。原来这位慈祥的老人是沈琴婉女士，她此次专门代表她年近９６岁高龄的婆婆陈（受鸟）前来吊唁陈省身先生。 
    陈省身与陈（受鸟）的先生吴大任曾是南开大学的同班同学，后来又先后在清华大学、汉堡大学同学，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让两家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。由于陈（受鸟）大陈省身两岁半，两人经常以姐弟相称。“从１９７８年陈先生经常回国开始，他就经常来我家，和我公公婆婆聊天，探讨问题。２０００年陈先生在南开定居后，关系就更加密切了。”沈女士说。 
    ２００２年夏天，沈琴婉女士应陈省身先生之邀，开始做他的秘书，同时她还是信息学院的计算机教授。正是这个机会，让她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到陈省身做人、做学问的伟大人格。 
    “以前陈先生总是跟我公公说要叶落归根，为中国数学做贡献，他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”沈女士说，“我想陈先生的去世主要就是由于他最近劳累过度，这半年来陈先生的工作安排得太满了！本来他的身体很好……” 
    陈省身在去世前的几个月可以说是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种学术会议：８月份在南开参加了一个学术会；９月１日～３日，去清华大学做演讲；９月５日又到香港去领邵逸夫奖。９月１２号本来还要去南京，硬被沈琴婉拦了下来，推到了１０月。１０月中旬从南京回来后还一直在做事，而且还在坚持思考Ｓ６难题和庞家来猜想。前几天，他还和葛墨林院士一起探讨《数学之美》一书的事情。他把自己当成年轻人，完全忘记了自己９３岁的高龄。 
    “陈先生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爱才，他太爱才了！”沈琴婉女士向记者表示，陈省身对年轻人情有独钟，经常亲自看年轻人的论文，觉得有价值，就特别关心。他希望年轻人能够留在国内为国家做贡献，但他也认为年轻人一两年就应该出一次国去看看外面的发展，所以他把邵逸夫奖金捐给伯克利、普林斯顿、巴黎的数学研究院，都是为了让对方与南开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，这样我们的人才就能够到那边去开阔眼界。他还曾给数学所出国留学的学生每人２０００美金。他说想让他们在国外的生活好一点，这样可以集中精神搞研究。 
    “他对别人总是那么的慷慨，可是他自己却很俭朴。宁园的装修还是８０年代的风格，学校曾经想要给他重新装修，被他拒绝了，他用的书架还是五六十年代的老书架，西服挂在柜子里被咬了好几个洞，在我们的要求下才去买了一件中档的，让他再买一双皮鞋就坚决不肯了，并且说，‘我平时都穿布鞋，就穿一次，为什么还要买皮鞋？去香港可以找女婿借，如果不合脚，香港还有那么多熟人。’” 
    陈省身在宁园的日子可以说每天都在工作，他总是喜欢坐在沙发上，周围堆满了厚厚的书和草稿。为了帮助他放松一下，每天下午４点钟，沈琴婉都会到宁园陪他聊会天，帮他收发一些信件。这段时间，总是沈琴婉每天最愉快的时间。“他关心很多事情，从世界大事到历史、文学等，知识面特别广，人又开朗、健谈。陈先生总是把自己写的东西拿给我看，并问我，‘琴婉，你看行不行？能不能及格？’很平易近人，一点架子都没有。有时候我帮他收邮件，他还问我，‘琴婉，以后能不能我自己来呢？’他这么大的年龄，还想学习计算机。其实，他什么荣誉都拿到了，完全可以颐养天年，可他自己却从来不满足。” 
    为了不让老人工作得太累，应陈省身家人的要求，沈琴婉每天晚上要陪他看一集电视连续剧。他特别爱看武侠片，对金庸的小说尤其有兴趣，沈琴婉不明白的时候陈省身还会给她讲故事情节。此外，他还喜欢看《红楼梦》、《三国》、《大宅门》、《康熙王朝》等历史剧。 
    “陈先生对别人从来都很宽厚，总是替别人着想，就连让我来做他的秘书也是替我考虑，怕我的授课量太大，身体受不了。”“他总对我说，琴婉，谢谢你给我做这么多工作，其实是我很感谢他，这样的一个数学大师，那么平和亲切，还很关心别人。” 
    “前几天，陈先生专门给我和婆婆送来两条远红外线棉被，怕我们的平房太冷了。在他住院前，还让人专门给我婆婆送来一个蛋糕，问他为什么要送蛋糕，他说好久没有请婆婆吃饭了，她喜欢吃蛋糕，就给她买个蛋糕吃。还对我说，‘你在这里吃，吃完还可以回去吃。’脸上带着小孩子一样的微笑。”沈琴婉想起这些细小的往事，脸上也不禁挂上了笑容。 
    “陈先生一生淡泊名利，他总觉得人不应该去追求那些东西，只要你自己认真地研究好数学，就是给人类做的最大的贡献。对于自己的成就，他从来都没有满足过。他觉得，数学就是他的生命。陈省身前不久给嘉兴学院题词，‘方正为人，勤奋治学’，这正是他真实的写照。 
    “他把南开数学所当成自己的孩子，最大的心愿是能够看着自己的这个孩子逐渐的壮大。 
    “我想，他的去世留下了一个遗憾：数学中心建成后他没能亲自看看，不能参加明年八月数学中心落成后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了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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